宋仁宗與慶曆新政

1、 宋初政局發展概述﹕

真宗第六子，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

仁宗朝與契丹關係﹕

宋朝的新局﹕宋初﹕太祖、太宗、真宗

2、 天聖初政

乾興元年(1022)九月命以天書從葬真宗

        11月命孫奭、馮元講論語

天聖元年(1023)正月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

    7年11月詔天下孤獨疾病者，致醫藥存視。詔周世宗後，凡經郊祀，錄其子孫一人。

    8年2月﹕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者存者，子孫聽用蔭。

       3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八百二十三人

    9年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3、 慶曆新政

「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

慶曆三年(1043)9月，《長編》143/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10月﹕詔中書樞密同選諸路轉運

                   詔縣令佐能根括編戶隱偽以增賦入者

                   詔二府同諸路提刑

                   詔二府頒新定磨勘

                   更蔭補法
慶曆4年(1044)3月詔諸州路軍監，各縣立學用胡瑗在湖州分經義、治事兩齋

             4月反對者攻擊結黨

               范仲淹、富弼、歐陽修—呂夷簡、夏竦

《涑水記聞》10/〈范仲淹論朋黨〉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 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6月范仲淹出知河東宣撫使

             11月奏邸之獄   王益柔「醉臥北極遣帝佛，周公孔子驅為奴」

     5年正月﹕范仲淹罷知邠州，富弼知鄆州

范仲淹﹕士人良知的代言人

歐陽修﹕景祐3年(1036)著手寫《新五代史記》、嘉祐5年上《新唐書》、〈本論〉(慶曆二年)、〈朋黨論〉(慶歷四年) 

〈朋黨論〉﹕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巳。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兠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淸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丗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丗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周敦頤﹕新的思維方式

4、 慶曆新政的檢討

1、 影響﹕對王安石變法的影響﹕1.變法內容﹔2.不由裁汰冗員下手

2、 言官與朋黨

天下事不如付諸公議，台諫得言得失

對行政權的干擾

政爭的工具

1

